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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三泉有“五堡一镇十小村”之说，对
于“五堡一镇”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张
家堡、任家堡、赵家堡、南垣堡、李家街和三
泉镇；还有一种说法是：张家堡、任家堡、赵
家堡、南垣堡、镇宁堡和三泉镇。这两种说法
争议点主要是“李家街”和“镇宁堡”到底谁
是这五堡之一？究竟哪种说法正确呢？笔者
结合史料进行了考证，希望可以打消杂音，还
原真相。

近几年有人根据李家街无堡墙提出“李家
街”不是三泉“五堡一镇”之一这一说法。那李
家街究竟有没有堡墙呢？我们不妨从《汾州府
志》、《汾阳县志》寻找相关线索。

明万历版《汾州府志》、清顺治版、康熙版、
乾隆版《汾阳县志》均无李家街这一村名。清
道光三十年（1850）重修，咸丰元年（1851）刻版
的《汾 阳 县 志》出 现“ 润 泽 洪 里 …… 李 家 堡
……”一名。那这里的“李家堡”是不是“李家
街”呢？

从民国汾阳县图书馆绘制的套色“汾阳县

全图”可以清楚的看到，紧挨三泉镇东面有一
村标记为“李家堡”，该处位置即为现在的李家
街。由此可知，“李家街”历史上其实叫作“李
家堡”，所以李家堡其实就是李家街的前身。

又据民国刘天成《汾阳遗事》记载“李家街
堡，润泽洪里……旧有一寨，在街东北，今塌
毁”。该条说明，李家街还叫过李家街堡一
名。那能不能找到李家街东北方向塌毁的旧
寨呢？一张 1968年的汾阳卫星照片给出了答
案。

上世纪 60年代，尚未大规模拆迁改造，各
个村庄建筑布局变化不大，基本保持了清末民
国以来的建筑状态，放大该卫星照片，在三泉
镇李家街附近东北方向，依然可以看到一个不
规则堡墙遗址，面积并不算大，堡内已无古建，
结合《汾阳遗事》记载判断，该处应该就是李家
街旧寨即《汾阳县志》记载的李家堡所在位置。

至此，基本可以判断，李家街无堡墙这一
说法是错误的，李家街历史上是有堡墙的，只
不过随着时代发展，原来的李家堡已经损毁
湮灭，所以给人一种李家街历史上没有堡墙
的错觉。

通过上述论证还捋清了李家街名称变化
轨迹即李家堡——李家街堡——李家街村。

那为何会有叫法上的变化呢？这就要从
李姓人口繁衍上说开去。村庄依据姓氏来命
名是很常见的，这也是过去家族聚居形成村落
的一个显著特点。从李家堡到李家街名称的
发展变化反映出，这是李家街李氏逐渐繁衍壮
大的一个过程，当时李氏定居于此修的小堡已
经满足不了李氏后人，于是逐步朝堡墙外发
展，随着家族繁衍壮大建筑布局逐渐成街状，
故名李家街。

综上，我们可以确定老辈人口口相传的
“五堡一镇”其实就是张家堡、任家堡、赵家堡、
南垣堡、李家堡（李家街）和三泉镇。镇宁堡一
说可谓不攻自破。原因如下：

第一，从名称来说。
由于镇宁堡所在地为聂生村，部分人误以

为聂生村以前的名字叫
“镇宁堡”，这是不考证武断臆想的结果。

康熙六十年（公元 1721 年）《汾阳县志》记载

“润泽洪里聂生村离城十八里”，而“镇宁堡”石
匾落款清晰可见“乾隆丁卯仲夏吉旦”字样，乾
隆丁卯即公元 1747年，明显晚于康熙六十年，
这怎么可能是聂生村以前的村名呢，其实这里
的镇宁堡并非村名而只是一种希冀，希望新修
的村堡可以镇守聂生村安宁 。

第二，从位置上来说。
镇宁堡所在地聂生村虽然离三泉镇近，但

尚有一段距离，在聂生村没有开通出了西门朝
西走，过省道 340 去李家街之前，去往三泉的
路线是出了聂生村西门朝南走，下大坡走河滩
才能至李家街，或是出了西门朝西走小路七拐
八绕下河滩至李家街。镇宁堡同李家街相比，
离三泉镇的距离远，明显不占优势。

综上，从名称上说“镇宁堡”非村名，从位
置上说距离三泉镇较远，加上历史上李家街叫
李家堡，所以镇宁堡为三泉“五堡一镇”之一堡
完全站不住脚。

通过上述论证，基本捋清了疑问，还原了
史实，不足之处还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附：三泉古镇“十小村”
这十个小村收录于民国刘天成《汾阳遗

事》一 书 中 ，随 着 时 间 的 流 逝 ，尽 管 不 少 人
都 知 道 三 泉 历 史 上 有“ 十 小 村 ”一 说 ，但 具
体 有 哪 些 许 多 人 已 经 说 不 清 了 ，为 了 更 好
地传承历史文化，笔者将其摘录，供热爱地
方文化朋友参考学习。“十小村”具体为：汾
善 村 、田 家 坡 、八 家 庄 、武 家 湾 、牛 市 街 、仙
姑庙、集市街、后沟、坡底、花市街。该书还
载，这“十小村”均在三泉镇附近，每处居民
五六户至十余不等。

汾阳三泉“五堡一镇”考
□ 李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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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在都江堰读书，对那条由灌县沿岷江
一直通往茂县、松潘的茶马古道留下了深刻印
象。后来还有云滇藏的茶马古道，它们南起云
南思茅、普洱，中途经过大理、丽江、雅安、香格
里拉进入西藏，直达拉萨，有的还从西藏转口
印度、尼泊尔、一直到斯坦、中东国家。千百年
来，茶马古道路途漫漫、马帮铃响，与古丝绸之
路一道，连接着内陆与大西南、大西北以及国
外的商旅贸易。

其实在吕梁，由晋商中心地平遥西去黄河
碛口古镇的平（遥）碛（口）古道，也是一条由中
原到大西北的茶马古道，而黄芦岭正是连接这
条古道的分水岭，形成吕梁山东西自然地理、
气候、风俗的显著差异。

应老朋友蒲苇先生邀请，东出离石，过吴
城、越三交、翻上了黄芦岭。废弃的古道杂草
丛生，唯有三道车辙清晰可见，历经上千年雨
雪风霜的侵蚀，道路还是那么坚硬、宽畅，透露
出山西商人的昔日辉煌。道旁耸立着的古界
碑上，楷体雕刻着“永宁州东界”，为清嘉庆年
间立，至今已有 230多年的历史了。

蒲苇告诉我，去年他的蒲谷香农业科技公
司，就在黄芦岭下的吴城镇南海滩，申领了一
株有 500年树龄的冻绿叶古茶树，而这种树龄
超百年的古茶树，在吕梁大山中隐藏着成千上
万株，这就很有点意思了。

关于黄芦岭，人们很难忘记这样一幅古
意飘然的风俗画面。清晨，驿站中的商贾贩
夫又要上路了，他们站在界碑旁，望着远处云
蒸霞蔚的晋陕大峡谷，似乎被什么深深地感
染了，眼前细雨初霁，茶树冒出新芽，山色清

新，驿站和古道的石板被漂洗的纤尘不沾，驼
背上的茶叶泛出阵阵清香，昨夜的茶香还在
胸中回味，晨雾笼罩着苍凉寒肃的气韵蔓延
开来，一种劳顿、生计之感顿时涌上心头。是
啊，前方道路艰难险阻，但希望也就在前头，
大量的药材、茶叶、羊皮、麻油、日用品，通过
马帮、骆驼往返于古道连接的中原与大西北
之间。

在蒲苇如数家珍的热情向导下，我们来到
黄芦岭下南海滩的一株古茶树旁，高大的树冠
郁郁葱葱，铺天盖地，露出沧桑、伟岸的气派。
一位白发老人告诉我们，冻绿叶茶在当地又叫
黑午茶、大叶茶，分布于黄芦岭四周海拔的山
地沟豁间，在民间，冻绿叶茶制作技艺始于明
武宗正德年间，传承至今，许多百姓家庭仍有
茶艺制作技术，其传统手工制茶工艺已被列入
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在古代，茶叶其实是被作为重要战略物资
控制的。北方游牧民族大量食肉，喝茶不仅有
助于去火、去油腻，还可以提神、促进消化、补
充各种维生素、纤维素。正是由于茶叶在游牧

民族日常生活中的不可或缺，朝廷也常常要求
游牧民族用马匹等战略物资来交换茶叶，于是
就衍生了一条条翻山越岭的“茶马古道”。在
某个特殊时期，朝廷甚至还会以禁止贩卖铁
器、粮食和茶叶的手段以示惩戒。明万历《汾
州府志》：“黄芦岭，在城西六十里。宣德四年
置关守之，洪武初，设巡检司，为石、隰往来大
路，险阻多盗”。黄芦岭上的巡检司“顺治六年
署毁，设在冀村，康熙五十二年，以守备旧廨分
作巡检驿丞官署，雍正四年，巡检驿丞并裁汰，
七年，复设黄芦岭巡检司”。（清乾隆《汾州府
志》）。由此可见黄芦岭具备了关隘、寨堡、候
馆、巡检司的多种功能，就连与它相连的村庄
也设有吴城驿、岭底铺、向阳铺、金锁关，且都
驻有兵丁，可见对于朝廷来说，这里已不是一
般意义上的关隘和商贾古道，还具有我们今天
所说的关卡、查验、检查的功能。

明初以来商风渐起，山西商人在朝廷开中
制引导下，从晋商中心发源地的潞城、运城、平
遥等地源源不断地将食盐、铁矿、茶叶输送到
边塞，吕梁山的冻绿叶茶也理所当然地加入了

古道商贸的行列。据《中华本草》记载，“冻绿
叶具有止痛、消食功效”，享有“药茶王”之美
誉。在古代，当然没有今天的科技检测手段，
所谓含黄酮量以及茶素、锌、铁、硒等人体所必
须的营养元素，都直接而现实地体现在日夜兼
程的马帮、骆驼那沉甸甸的货架上，然后通过
马蹄与青石古道的碰撞出的火花，消失在崇山
峻岭的远方。

站在黄芦岭的古道寨门旁，可以看到已是
残垣断壁，但蜿蜒而上的齐长城，据说可以延
伸到忻州的管涔山上，它的主峰芦芽山海拔
2736米，和吕梁山主峰孝文山南北相望，而冻
绿叶古茶树就是在这些崇山峻岭间野蛮生长、
漫山遍野，因为山势险峻、人迹罕至，采摘成本
高，这也就是今天野生茶稀少珍贵的主要因
素。

夕阳西下，站在黄芦岭远眺孝文山顶，蒲
苇执着地叙说着他冻绿叶茶的宏伟前景，阳光
的余晖映照在山顶，呈现出一片金碧辉煌的色
调，山峦沧桑和古茶绿冠交相辉映，有如一幅
美丽清新的自然画面在古道上无限延伸……

黄芦岭上寻古茶黄芦岭上寻古茶
□ 高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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